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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图：李海（中）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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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乘风庄法轮功学员金庙


庆、姜德荣、宋丽、张增海、赵文珍等遭迫害情况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大庆市乘风庄法轮功学员金庙庆、姜德荣、张增海在东湖718楼张增海儿子家安“锅”（卫星接收天线）时，东湖公安分局警察抢走张增海的家门钥匙。东湖公安分局的警察入张增海家抢劫钱、电脑等诸多物品。抢走了人民币6万多元，（警察点完钱自己说的，具体多少钱家里人没数，因为女儿、儿子钱都放在老人家。）抢走几个银行卡，两套共几十本大法书，一个电脑主机，等等。将张增海家洗劫一空，老人家户口、房屋产权证丢失。


张增海妻子和到他家来串门的法轮功学员祖晶华被绑架，后两人被放回。


张增海出现心脏病状态，几个人被送去龙南医院检查身体。张增海半夜被放回。姜德荣检查出胸膜炎病状已回家。


金庙庆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让胡路看守所（独立屯）。


同时间，四个警察闯到金庙庆家非法抄家，当时金庙庆的妻子宋丽在家。之后宋丽到张增海家去，发现四个恶警正在张增海家非法抄家（和去金庙庆家的不是一伙人），结果宋丽也遭恶警绑架，后宋丽被恶警勒索一万元钱，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于八日上午被放回家。


八月七日傍晚，乘风八区法轮功学员赵文珍家被几个警察骚扰，赵文珍不在家，警察就拉她家电闸，结果拉错了，拉了对门家的电闸，被人家质问时亮出了警察证。


八月八日傍晚，姜德荣的妻子曹俊梅接到一陌生男人电话，自称是姜德荣的朋友，问曹家在哪住，曹没有告诉。曹问他全名，他谎称张军。现在得知，此人是东湖分局社区一队的陈永男，电话18603677868。


据悉参与绑架的是大庆国保支队冯海波


大庆东湖公安分局（区号：0459）


张亚飞：现任局长，电话5731927　　13394660101�王淼：刑侦副局长5798811　13349492222　13054211117�王尔君：治安副局长5731928　4611351　13339500176�许振斌：社区副局长　5731010　5105018　13304595088（主抓迫害法轮功）


杨勇：法制科副科长


父母遭大庆政法委绑架 当局


不准儿子看人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大庆法轮功学员刘凤林、揣杰被当地政法委绑架到洗脑班，至今已一个多月，他们的儿子要求释放父母，龙凤区政法委副书记张金称，这是省里“六一零”让抓的，拒绝放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六日，大庆市龙凤区政法委副书记张金亲自指使龙凤公安分局的张林、乙烯公安分局的李贵义、卧里屯社区的杨义民等人，先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凤林、揣杰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马喜全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被龙凤公安分局警察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因体检出冠心病症状，当日下午已回家。刘凤林、揣杰、崔洪霞、丛丽霞等至今仍被非法拘禁在大庆洗脑班。


刘凤林、揣杰夫妇的儿子日前找龙凤区政法委副书记张金要求释放他的父母，张金说：“这是上边的指示，省里610让我们抓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后来刘凤林的儿子再次找张金要求到洗脑班看一看父母，可是张金却说：“你要看你父母，我现在就答应让你看，但是你得写保证书，白天还不能看，必须得晚上看。”刘凤林的儿子说：“保证书我不能写，我要看我父母就堂堂正正的看，就白天看，我为什么要晚上偷偷的看呢？我们也没有干什么坏事，也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张金电话15846921777


大庆法轮功学员李冬菊被绑


架到洗脑班


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李冬菊在10日下午，在父母家中被铁力神树公安局派出所警察绑架后，现已经被绑架到伊春市洗脑班。


铁力神树公安局派出所：�报警电话 ：0458-2886103�派出所地址：铁力市桃山镇神树里�办公电话 ：0458-2886103现有警察6人，所长1人，副指导员1人，副所长1人，内勤警察1人 。�黑龙江伊春洗脑班恶人信息：�伊春洗脑班头目，顾松海 13804536212�伊春市610、洗脑班：林晓明 


伊春市610副主任 洗脑班校长0458－3879397（办）�副头目：梁宝金，男，约五十八岁，伊春带岭人，原为带岭政法委人员，现退二线，在洗脑班主要参与“转化”迫害。


手机号码：13845813057


妻子的电话：15145805118�于景枝：女，五十七岁，原在孙家车站工作，后调到哈尔滨车站当售票员，现已退休，主要参与“转化”迫害。在洗脑班每月工资一千五百元。手机号码：13936822054


希望善良的好人关注此事，一同参与制止对修炼“真善忍”的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也希望那些只看眼前利益的官员和警察立即停止行恶,不要继续作中共的帮凶,否则更大的恶报迟早会降临到你们头上！◇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大庆地区迫害事实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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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美国会听证  聚焦中共迫害人权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道）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听证会，四位证人之一的法轮功学员李海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遭受肉体与精神上双重迫害的亲身经历。


李海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北京外交学院国际法硕士毕业，被迫害前在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工作，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多次单边和多边谈判，并曾负责澳门回归的澳门基本法方面的工作。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先后四次被非法关押，并入狱七年，经历了酷刑和残酷的洗脑“转化”迫害。


听证会上，李海作证说，中共使用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是洗脑“转化”，让法轮功学员违背自己的良知意愿，背弃信仰，在精神上摧毁其个人意志。当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是残酷的，当他于二零一零年五月离开被监禁七年多的天津茶淀前进监狱时，仍有六、七十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里面。


虽然中共的迫害仍在持续，但中国民众正日渐觉醒。李海向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们展示了大陆约七百个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签名手印。李海说，这七百个手印证明中共迫害的失败；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们不相信中共，他们更相信法轮功学员的为人，选择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


本次听证会的举行正值第十七届中美人权对话闭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李海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中国自由，我们需要让法轮功自由。”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呼吁国会敦促美国国务院公布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提供的信息。此前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提供的信息中包括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


注：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也叫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每月35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九六年，大学都已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会，他辞了工作，与我舅舅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新生的工厂中了，也把这个内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舅舅学到技术后，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迫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没开几个月的工厂。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同时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我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转法轮》和《修炼故事》，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象初中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真诚、友好、童叟无欺。爸爸从此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爱说话了，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学法，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道：如果没学法轮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听后我激动得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能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


说来也巧，学法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与我的舅舅碰个正着，我吓坏了，不知会发生啥事。我爸却主动与他打招呼。过后我问爸爸：恨他吗？爸爸回答：“也许上辈子，我害过或伤害过他，这下我全都还了。”（文／广东东莞　长虹）◇




















